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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走进荆州博物馆，看见那尊小小
的抱鱼陶偶时，我总要停下脚步。一眼看
去，思绪就会飘回到四千多年前，那片水网
密布的江汉水乡。

邓家湾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塑抱鱼
陶偶，由红陶捏成，没有繁复纹饰。高约10
厘米。其特征为头戴半月形浅沿帽，身着细
腰长袍，大多双膝跪坐，双手横抱一条大鱼，
左手托鱼尾，右手轻按鱼头。 同一遗址里，
出土的这类陶偶多达上百件，造型大体相近。

当年的江汉平原，河湖连片。先民临水
而居，捕鱼是生存根本。那时，鱼不单是用来
果腹，更是丰收的象征。祭祀之时，巫师捧鱼
献祭，祈求河湖年年有鱼，族人衣食安稳。匠
人捏塑陶偶，留住了这一幕虔诚的场景。

时光流转，到了战国，楚国国都纪南城
一带，水乡依旧，物产丰饶。楚人的渔猎技
艺，早已成熟，还摸索出保存鲜鱼的办法。
南方暑湿，鲜鱼放不住，楚人便把鲫鱼剖开，
抹上盐，挂起来风干。楚人称为“枯鱼”，现
在的荆州人说是“阳干鱼”或叫“糍巴鱼”。

2014年12月，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
夏家台战国楚墓里，出土了13条这样的阳
干鲫鱼。其中，棺盖上 4条，头箱内 9条。
墓主人离世，也要带上这份熟悉的水乡滋
味。不难想见，两千四百多年前，鱼鲜，正
是楚人家家餐桌上最常见的菜肴。

当历史蜿蜒到西汉年间时，荆州人的食
鱼习俗，又多了几分雅致。宴席之上，盛酒
的漆耳杯里，常会“游动”着鱼儿。荆州凤凰
山168号汉墓里的三鱼纹耳杯，三鱼首尾相
联；高台汉墓的彩绘耳杯，单鱼一条，简约灵
动。一器一物，都藏着楚人对鱼的偏爱。

可见，《史记》里洗楚地“饭稻羹鱼”，不
是虚言。从史前陶偶祭鱼，战国腌制阳干
鱼，再到汉代绘鱼于漆杯，四千多年来，鱼
始终嵌入荆楚人的祭祀、宴饮与日常。

这条文脉，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入腊
月，荆州人家依旧会腌制腊鱼。剖鱼、抹
盐、通风晾晒，整套制作工序，与战国墓葬
里的阳干鱼几乎一样。

千百年来，荆州民间一直讲究，无鱼不
成席。逢年过节，亲友相聚，鱼必上桌。考
古发现告诉我们，吃鱼，举杯，祈福，这些看
似寻常的餐饮习俗，其实都是远古流传下
来的文化印记。

一尾荆江鱼，游过四千多年。从远古
祭坛，到战国古墓，再到汉代宴席，最后，游
进今人的餐盘。器物换了模样，时代不断
更迭，但江汉水土的丰饶，荆州人惜食、热
爱生活的心，一直没变。

展柜里这些文物，从来不是冰冷的古
董。它们是线索藏在一日三餐里，诉说着
生生不息的水乡烟火、荆楚根脉。

石家河文化抱鱼陶偶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距今 4600—4000年），

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通高约
10厘米。

人偶头戴半月形浅沿帽，身着细腰长袍，双
膝跪坐，是长江中游史前渔猎、祭祀文化的代表
性器物。

（图片由荆州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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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墟寻文脉踏墟寻文脉 执笔留乡魂执笔留乡魂
——《田园调查手记》跋

□□ 叶继程叶继程

历时经年寒暑不辍的乡野行走、实
地走访与文史勘核，我的《田园调查手
记》三十期田园调查文稿全部杀青、完
整定稿。整套手记的撰写，没有照搬现
成典籍资料，没有依托书斋空谈臆想，
所有文字、所有史实、所有遗存记录，都
是我经年累月一步一履踏访、一问一访
积累、一遍一遍核对校正得来的乡土实
录。行文成书过程中，承蒙《荆州日报》

“文化荆州”栏目编辑悉心点拨创作思
路，助力系列文章梳理完善、次第成型，
三十期文稿得以顺利面世。

我的田野调查从不受季节限制，四
季不歇，绝非仅有盛夏酷暑的奔波。春
日踏泥泞阡陌，穿行潮湿郊野；夏日顶
烈日、冒高温，在闷热荒坡间寻访旧址；
秋日踏枯草野地，辨识地貌遗存；冬日
迎风踏寒，走访村落老者。只要稍有闲
暇，我便奔赴乡间野地，扎根乡土、深耕
实地。在埋有先人骨殖的土地上，在前
辈世代生活耕耘的田野里，我始终怀着
一颗敬畏虔诚之心，慢慢感知故土底
蕴，细细抚摸岁月遗存，反复踏寻文明
脉络。

乡间诸多古迹遗址，多隐于偏僻荒
墟之间，古台倾颓，经年无人打理，旧址
之上杂草丛生、荆棘密布。每一次实地
寻访，皆是俯身劳作，亲手扒开层层野
草、拨开杂乱荆棘，在荒土残坡之间搜
寻先民遗留的痕迹。常常蹲踞墟地，细
心捡拾、筛选散落的残砖碎瓦、破碎陶
片，以这些不起眼的细碎遗存为凭据，
比对山川地貌、辨析土层堆积、核对存
续年代，以此佐证地方史实、还原古址
旧貌。日复一日、一处一址的核实梳
理，才将那些散落乡野、模糊不清的古
迹坐标、残缺零散的乡土旧事，逐一梳
理清晰、完整记录存档，让濒临湮灭的
乡土史实，得以留存于世。

深耕乡土文史多年，我始终扎根基
层修志一线。十余年来我主编《凤凰村
志》《坮林村志》《三红村志》，同时参与
编纂《立新乡志》《观音垱镇志》。当
下城镇化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村落拆
迁、地貌改造、人居迭代持续推进，乡
土文脉消逝速度加快，村志、镇志编纂
工作已然迫在眉睫，抢救性存史刻不
容缓。

多年修志过程中，我积累了海量的
第一手原始资料，包括入户走访笔录、
老旧档案摘抄、宗族族谱记载、乡老口
述实录以及历年田野踏勘台账。本次
《田园调查手记》十万余字内容撰写，其
中大量村落沿革变迁、古迹遗址线索、
乡土人文掌故、地域人文流变，均源自
我多年修志留存的珍贵素材。通过新
旧资料相互比对、田野实况交叉印证、
口述史料与文献方志互补校正，最大程
度规避讹误、还原史实，保障了整套手
记内容的真实性、严谨性与可靠性。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脉，一方乡土
承载一方根魂。江汉平原这片土地的
文明底气与历史厚度，尽数藏在散落田
间地头的古台荒墟、古遗址、古墓葬、古
聚落与先贤旧迹之中。本次三十期田
园调查，我聚焦本土核心文脉资源，重
点踏勘、梳理、记录凤凰山新石器时代
遗址、春申君古墓、孙叔敖故居遗存、屈
原故里相关文脉旧址等一批极具地域
价值的古迹点位。这些看似荒芜平凡
的土台荒坡、残墟空地，看似寻常无奇，
却是本地先民繁衍生息、劳作聚居、文
明更迭最真实的实物见证，是荆楚乡土
文脉最原始、最珍贵的历史根基。

时代更迭日新月异，城乡建设持续
推进，征地拆迁、村庄迁建、道路拓宽、
农田规整，彻底重塑了千年以来的乡土
地貌。曾经有史可查、有址可寻、有迹
可辨的古遗址、老台基、旧村落，如今大
多彻底夷为平地。新式民居、乡村道
路、连片农田层层覆盖旧址，千年旧迹
永埋尘埃，故土原貌再也无法复原重
现。诸多流传千年的乡土史事、古台沿
革、村落文脉，从此失去实物载体，仅残
存于年迈乡老的零碎记忆与老旧方志
的简略记载之中，若无人及时记录留
存，终将彻底失传、湮灭无踪。

正因乡土遗存消逝不可逆、乡土文
脉流失速度加快，我的四季田野踏勘与
文字记录才显得尤为必要，也极具抢救
性存史价值。我数年坚守乡野走访、躬
身考据，本质就是与时间赛跑、与消逝
竞速。在古迹荒芜、旧址平毁、实物消
亡之前，尽力锁定遗址坐标、梳理沿革
脉络、记录存续现状、留存人文信息，为
本土基层文史留存一套扎实可信、可查
可考、传世可用的田野档案，填补小众
乡土遗址无系统记载的文史空白。

梳理地方文史多年，我深知本土史
料留存的固有短板。历代官修正史，多
记载朝堂大事、时代梗概、名人要事，对
于基层乡村的细碎变迁、村落沿革、民
间风物、百姓生活大多简略带过、疏于
记载。而民间代代口耳相传的乡土掌
故、远古传说、乡里旧事，虽饱含乡土烟
火、贴近民间实况，却历经世代附会演
绎，多有偏差讹误、虚实掺杂，真伪难以
甄别。

因此本次系统调查梳理，我始终坚
守严谨求实的原则，以正史文献搭建文
脉框架，以民间野史补充乡土细节，以
田野实地踏勘作为最终依据。每一处
遗址存续年代、每一段先贤活动事迹、
每一次古地名流变、每一项民俗缘起更
迭，我都反复现场核验、多方比对新旧
方志、查阅宗族谱牒、走访资深乡老，逐
条辨析真伪、厘清源流、梳理脉络。能
够精准定论的据实记载，存疑待考的谨
慎留白，有效纠正了诸多民间流传已久
的文史谬误，理顺了大量模糊不清、争
议多年的乡土史脉，让零散碎片化的乡
土资料形成系统、完整、严谨的本土文
史体系。

本次跨度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考
据内容杂的田野调查与手记编纂，得以
顺利圆满收官，离不开众多师友乡贤、
文史同仁与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无私帮
扶与鼎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

感谢长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蓉女
士。乡土踏勘途中，杨蓉教授携研究生
多次陪同我深入乡野旧址、荒墟遗址实
地考察。她凭借专业的史学功底与严
谨的治学态度，悉心指导我甄别遗址类
型、判断遗存年代、规范考据逻辑、修正
文史误区，以专业学术素养为整套手记
的严谨性、真实性、规范性筑牢根基。

感谢观音垱镇志主编王忠德先
生。王先生深耕乡镇方志编纂多年，熟
稔全镇田野地貌、村落变迁、古迹沿革
与人文旧事。我在观音垱片区开展田
野走访、民间采访、遗址踏查期间，他全
程陪同统筹、主动协调对接、细致梳理
走访路线，为我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全方
位便利与坚实保障，助力片区调查工作
高效顺畅完成。

感谢原八岭山文化站站长李子初
先生。李站长扎根基层文化一线数十
年，深耕本土乡土文史，熟知八岭山片

区古墓葬、古台荒址、民俗渊源、村落旧
事与地方掌故。调查过程中，他热心引
路寻址、主动提供珍稀田野线索，详解
书本无载的乡野实情，极大丰富、充实
了本次手记的基层乡土内容。

感谢曾祥值老校长。老校长毕生
潜心本土文史研究，深耕屈原故里文脉
考据，治学扎实、积累深厚，在相关文脉
史料辨析、源流梳理与讹误校正方面，
给予我诸多精准指点与重要参考。

同时感谢黎万红先生为孙叔敖故
里考辨提供相关资料支持。

此外，由衷致敬春申君墓世代守墓
人。一众普通乡民，布衣守冢、代代相
承，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荒茔古冢，岁岁
清理荒草、巡护古址、守护遗存。不求
声名、不图回报，以最朴素、最执着的乡
土坚守，护住一处千年文脉地标，留住
一段不曾断绝的先秦乡土史韵，其赤诚
初心与默默坚守，令人由衷敬重。

亦诚挚感谢挑担围鼓民间非遗传
承人陈官宝老师。在乡土民俗日渐淡
化、年轻传承人流失、传统技艺日渐式
微的当下，他们坚守本土民间技艺，坚
守乡土文化根脉，如实讲述挑担围鼓的
技艺源流、民俗场景、表演形制与传承
困境，让这一方独具本土特色的民间非
遗烟火，得以通过文字系统存档、永久
留存、接续传承。

经年四季踏遍乡野、深耕故土文
脉，走访愈多、踏勘愈深，愈发读懂当代
游子、故土乡人心中解不开的半截子乡
愁与游子归梦。

城镇化重构了乡土大地，旧村落拆
除、老街巷平整、古台湮灭，一代代人自
幼熟悉的故土烟火、儿时景致、乡野风
貌尽数消散。今人纵使身居故土，也难
寻年少旧景；远方游子千里归乡，终究
物是人非、旧踪难觅。记忆里的乡土完
整鲜活、温暖真切，眼前的故土早已沧
桑巨变、面貌全非。这种现实与记忆的
割裂、旧景与新貌的错位，便是当代人
最真切、最无奈的乡土缺憾，也是深藏
心底的永恒乡愁。

数年以来，我不惧寒暑、步履不歇，
日日奔走荒墟阡陌，于杂草废墟中寻访
古迹文脉，于碎瓦残陶中考证千年史
实，于正史野史中辨析源流真伪，同时
充分吸纳、运用多年主编、参编村志镇
志积累的珍贵原始资料，反复比对、层
层梳理、细细沉淀。不求虚名、不逐功
利，唯怀一颗质朴初心与乡土情怀，只
想为子孙后代留存一份真实、完整、可
传可考的乡土记忆。

岁月奔流不息，城乡日日换新。故
土古址、千年旧闻、乡土民俗、村落史
脉，都会随着时代推进慢慢淡出大众视
野，渐渐被后人遗忘。我辈生于斯、长
于斯，深耕乡土、熟知故土，若我辈不记
录、不抢救、不留存，后世子孙终将无从
知晓故土来路、无从厘清文脉源流、无
从接续自身根脉。

《田园调查手记》定稿收官，不是
乡土文史调查与文脉守护的终点，而
是全新的起点。往后余生，我依旧初
心不改、步履不停、笔耕不辍，持续行
走乡野、深耕田野考据、打捞濒临消
散的乡土遗存、梳理本土人文脉络。
以脚步丈量故土厚度，以文字留存乡
土根魂，尽一己绵薄之力，守护荆楚
乡土文脉，留住一方水土的岁月记
忆，不负乡土厚养、不负数年坚守、不
负后世来人。

是为跋。

吴中华先生的草书，根植于二王体系，并深度融合了
楚简的飘逸狂放与北碑的金石气度，形成了“雄健典雅、
气韵畅和”的鲜明风格。其线条绝非“汤锅里煮烂的面
条”，而是充满了“钟表中常运的发条”般的力度与弹性，
在洒脱的使转中，兼具何绍基般的沉劲与米芾式的奇崛。

纵观古今，一流的草书皆为书家性情的淋漓尽致。
张旭“挥毫落纸如云烟”，以丰腴雄浑的线条宣泄豪放不
羁的生命激情；怀素“以狂继颠”，以瘦劲圆通的笔致参
悟禅机，于狂肆中见空灵。而吴中华的草书，正是在晋
人风韵与明清气势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变而贯”中和
之境。

品读这幅《江山如画》，恰是其艺术理念的绝佳注脚。

面对如此宏大的命题，他没有刻意追求“颠张狂素”式的外在
癫狂，而是以高度的控制力，将磅礴的意象化为笔底的波
澜。四个字大小错落，却气脉贯通，字与字之间顾盼生姿，展
现出“首尾呼应，上下相接”的章法智慧。墨色上，浓淡枯润
随书写节奏自然生发，飞白之处如峭壁嶙峋，浓润之笔似云
蒸霞蔚，于虚实相生间构建出“江山”的纵深与辽阔。

“书者，如也”。吴中华长期扎根荆州，楚文化的瑰丽
奇想已融入其笔墨骨髓。《江山如画》不仅仅是技法的表
达，更是胸中锦绣与楚地山川神交的结晶。他在法度森严
的草法中，写出了“江”水的流转、“山”岳的巍峨、“如”意的
潇洒与“画”境的悠远，真正做到了“书如其人，境由心造”，
堪称当代草书佳作。

极目楚天写江山
□ 老鱼

极目楚天舒 作者：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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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亦称凤纹，最早可

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商周

时期，凤纹取代了鸟纹出现在

青铜器上面。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楚文

化也被堪称为东方雅典文化，

从此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楚式

文化风格和艺术特色。楚人尚

凤，他们认为凤鸟是真善美的

象征，这不仅仅与楚人祖先的

图腾崇拜相关联，而且与凤鸟

本身独有的涅槃精神相关。


